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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风情赋陕北风情赋
高宝军

路变，情未变
高裕成

去年腊月二十六，我坐上了从西安北
开往延安的西延高铁。这是西延高铁开通
后的第一个春运。车厢里座无虚席，有带
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夫妻，有背着大包小
包返乡的打工者，有去延安旅游的外地游
客。列车启动了，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田
野、村庄、山峦，一闪而过。车厢里的显示
屏上跳动着时速——二百五十公里。我靠
着窗，看着窗外，想起了三十年前，父亲带
我第一次回延安老家的情形。

那年我七岁，我们从西安坐绿皮火车
去延安看爷爷奶奶。车厢里挤满了人，过
道、连接处、厕所门口到处都是人。没有座
位，父亲将我举到铁条行李架上坐着，铁架
子硌得屁股发疼，我只能蜷缩在上面，不敢
挪动分毫。火车逢站必停，从西安到延安，
走了整整一夜。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
了。父亲依旧站在原地，手扶着行李架，静
静护着我。他双腿早已站得发麻，抬手轻
轻捶了捶腿。

“爸，到了吗？”
“快了。”
车窗外是黄土高原，山黄沟深。山峁

上一排排窑洞依山而立，像山的眼睛。我
们下车后，又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才到爷
爷家。爷爷站在村口，穿着一件黑棉袄，戴
着火车头帽，看见我们高兴地笑了，露出缺
了几颗的牙齿。

爷爷拉起我的手说：“走，回家。你奶
奶包了饺子。”

那是我第一次回延安老家。往后，我每
年都会回去。坐火车，坐汽车，坐得多了，便
习惯了。习惯了慢，习惯了挤，习惯了颠簸。
后来，高速公路通了。从西安开车到延安需
要四个多小时，快了，也方便了。但我还是喜
欢坐火车，因为可以坐在窗边看风景。一道
道山梁绵延起伏，好似大地的皱纹；一排排窑
洞嵌在山坳里，化作山间的一行诗。

再后来，动车通了。西安到延安仅需
两个多小时，路途更快、出行也更便利。车
厢干净安静、光线明亮，座椅舒适，配有空
调、热水与餐车。搭乘动车全然不觉疲惫，
翻几页书、打个盹，转瞬就到了。

去年，西延高铁开通，西安北到延安仅
一小时零六分，是我坐过最快的列车。车
厢里很安静，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睡觉，
有人在轻声聊天。我靠着窗，看着窗外，想
起了父亲。想起他站在绿皮火车里，一只
手扶着行李架，一只手护着我，眼睛却看着
窗外，盼着快点到。

列车穿过一个隧道，又穿过一个隧道。
车厢里忽明忽暗，我闭着眼，感觉车在飞。
飞过黄土高原、飞过洛河、飞过黄帝陵、飞过
南泥湾，也飞过父亲的青春和我的童年。

“旅客朋友们，前方到站——延安。”
列车进站了。我站起来，拿了行李，下

了车。站台上人来人往，有接站的，有出站
的，有拍照的。我从出站口出来，一眼就看
见了我爸。他穿着棉袄，戴着帽子，站在那
儿，朝我挥手。

“走，回家。你妈包了饺子。”
他拉起我的行李箱走在前面，我跟在

身后。父亲已然老去，脊背驼了，头发白了，
步履迟缓，走得不快却格外稳当。阳光洒在
他身上，暖意融融，一阵风吹来，扬起了他的
衣角。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窗外
的延安城。楼高了，路宽了，树多了，变得有
些不认识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没变：延河依
旧缓缓流淌，父亲的背影依旧熟悉。

到家时，母亲系着围裙守在门口，手中
还拿着锅铲。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
桌，个个白白胖胖，宛若一群小鹅。我夹
起一只咬下，韭菜鸡蛋的馅料还是记忆里
的味道，数十年光景流转，这份滋味始终
没变。

回家的路变了，从绿皮火车到动车，再
到高铁，行程从一天缩至一个多小时。但
回家的心情没变，还是那样盼，还是那样
急，还是那样暖。

三秦锁钥，两圣凝黄。风炳于青史，
情激乎边疆。西接陇右层峦，千峰叠翠；
东倚吕梁峻岳，万岫列张。北眺瀚海无
垠，风沙浩渺；南襟秦川绣壤，烟树苍
茫。大河九曲崩雷，穿穹劈谷；高原万叠
蟠地，砺雪凌霜。早为白翟旧墟，历商周
而定封域；后作中原巨障，阅秦汉而纪兴
亡。古驿通衢，车尘千载萦途陌；平畴沃
野，黍稷万仓裕庶氓。地扼山河襟带，兵
家之地；境融农牧菁华，钟灵之邦。史蕴
沉雄，地兼耕牧，一隅形胜，万古昭彰！
此陕北疆域之简况也。

揽其胜概，峻极苍天。大漠钟磅礴
之气，高原凝金石之坚。千沟劈地，镌千
秋之岁月；万塬横空，撑万里之坤乾。重
峁巍峨，遥接荒冥杳霭；危岩崚嶒，高凌
碧落云烟。壶口洪涛奔沸，振山河之雄
势；延川曲水龙盘，蕴天地之机玄。红石
峡漱玉流泉，溪光映壁；白云山凌霄耸
刹，瑞霭栖仙。二郎山翠峙榆阳，层峦叠
黛；万花寨秀环延水，曲涧洄渊。四时更
迭，各具其妍。春则晴光铺野，柳绿桃红
漫群峰；夏则翠霭锁峦，草碧云淡沐峻
山；秋则丹林叠嶂，霞披岩岫灿层巅；冬
则玉宇横空，雪舞银蛇驰莽原。少江南
之柔媚，多北地之巍然。峻岭含章，阅尽
尘寰兴废；长川蓄势，撑开塞北山川。一
壑一塬，尽禀阴阳灵气；一川一水，皆承
日月华妍！此陕北形胜之概览也。

观其禀赋，德载深厚。朔土苍苍，纳千
祥而培本；川原浩浩，涵百善而绵久。先民
垦野开荒，辟丘墟以兴稼穑；壮士临边靖
乱，安朔漠以固金瓯。物华滋育，品类繁
稠。塬畴叠翠，苹果盈千村之陌；岭坂流
丹，红枣缀万壑之陬。沙棘匝地，深锁荒艽
沙碛；柠条防风，直擎峻岭冈丘。黍稷盈
畴，岁岁呈丰穰之瑞；荞花覆垅，年年兆富
庶之猷。毛头柳临风垂荫，夹道迎宾；山丹
丹映壑飞红，漫坡缀秀。塞上晴光，逐群羊
于绿野；子午紫岚，摇碧树于平畴。非惟物
产丰盈以泽庶，更因山川蕴宝而殊尤。地
底藏珍，盐煤厚积于驼邑；荒垠蓄富，油气
充盈于延州。遂成北国能源之腹，实为神
州兴业之旒！此陕北物产之来由也。

溯其史脉，灵钟圣土。桥山毓秀，轩辕
垂万世人文；古域开疆，先民脱千重荒古。
上古躬耕，肇生民衣食之基；前朝列郡，拓
塞北封守之府。商周肇置城垣，典册昭垂
规制；秦汉经略边防，烽燧永固通途。蒙恬仗
剑，扫清边地战火；扶苏衔命，广布中原惠
敷。魏晋纷纭，城郭屡经兴废；唐宋藩屏，关
防恒守寒暑。赫连筑统万雄都，威扬绝域；西
夏设朔方重镇，势控广庐。金元递嬗，烟火绵
延未辍；明清绥定，生民耕凿如故。千载沧桑
迭代，山河形胜依然；百代治乱循环，厚土根
脉恒固。古戍残垣，尽载干戈往事；荒台旧
垒，皆藏铁血诗书！此陕北沿革之典故也。

察其风骨，威振遐边。古道阅流年兴

替，雄关萦岁月尘烟。昔者赵宋临疆，烽火
连年不断。折氏镇西，铁骑横驰勒燕山；杨
门忠宋，碧血丹心薄云天。南渡倾覆之际，
犹存赴义英贤。刘光世披甲效国，孤忠映
日；韩世忠持节御寇，豪气参天。明末纲颓
政紊，闯王揭竿以纾民困；草泽风起云涌，
献忠转战以解民悬。洎乎近世，华夏沉渊，
国难当头，星火燎原。子长举义清涧，首开
西北革命之帜；志丹振臂南梁，初建陕甘红
色之权。长征落脚斯地，聚九州革命洪流；
志士云集延安，启四海救亡鸿篇。宝塔凌
云，擎起神州希望；延河漱碧，涤清中华尘
冤。窑洞筹经国之良策，山沟铸济世之宏
缘。史留不朽之功，事载千秋之简！此陕
北历史之渊源也。

承其浩气，雄峙荒塞。水土钟灵，育塞
上率真气韵；民生质朴，成北疆独特风采。
民风敦穆，绝浮华奢靡之习；世风清淳，存
太古雍容之态。衣尚简朴，就地取材，布衣
素雅含姿，裘坎雄姿自带。食守本真，味归
天然，杂粮抑氧降糖，野蔬美颜抗衰。小米
凝革命之魂，荞面育英雄之慨，苦菜作养生
之珍，羊肉飘醉客之脍。况其民俗温良，宾
礼周备；秉性坦荡，意气豪迈。大块煮肉，
大碗敬酒；珍馐杂陈，无分疏爱。居依山而
凿窑，冬暖夏凉；院临塬以构舍，避雨防
晒。村庄参差，安千载生民烟火；庭柯葱
郁，承四时自在情怀。昔时步履维艰，负驮
穿行沟壑；今日通衢广陌，车马畅达尘外。

耕牧顺乎天时，不违高原节令；风俗融于胡
汉，独成塞北流派。岁月淬其筋骨，沧桑阔
其襟带！此陕北生民之百态也。

扬其习俗，独冠朔风。地接农牧之交，
荟萃多元遗俗；境禀山河之壮，生成慷慨豪
情。信天游穿云裂石，曲抒苍生忧乐；大秧
歌动地喧天，舞呈边地恢宏。安塞腰鼓凌空
霹雳，震千川之崖壁；塞上唢呐彻野清音，荡
万岭之长空。祈雨调苍凉入骨，犹存先民敬
天之诚；老三弦沉郁回肠，长寄百姓悯世之
衷。剪纸玲珑，裁尽山川清趣；石雕浑朴，刻
留岁月缩影。男儿仗义，常怀丘壑坦荡；女
子贤淑，久承厚土温恭。乡礼古朴，续千年
之风雅；民情真率，流万里之遗踪。俗韵生
生不息，山河不改其章；风骨代代相沿，天地
恒存其宗！此陕北民俗之传承也。

焕新盛世，再展奇韵。千年古壤，沉山
川之厚积；万里高原，焕时代之精神。昔为
边塞戍守之藩，尽展金戈铁马气象；今为神
州振兴之区，勇担兴邦立业新任。红色圣
名，播扬寰宇；文旅盛景，辉映朝暾。能源厚
土，鼎助华夏腾骧；兴业乐土，汇聚四海鲲
鹏。路网纵横，楼群耸峙；层林叠翠，生态氤
氲。民生熙攘，若春潮之初涨；万象蒸腾，似
旭日之方升。壮哉陕北！承千秋边塞傲骨，
守万古黄土初心。盛哉陕北！携百年峥嵘积
淀，乘今朝奋进巨轮。余本桑梓赤子，久怀故
土深恩。仰山川之厚泽，感文脉之绵延，览盛
世之新容，遂援拙笔以成文，表寸丹之赤忱！

风起云天外，沧流唱大歌。
征鸿飞峻岭，栖翼向延河。
历历山光渺，层层塔势峨。
晨曦开晓雾，旭日逐沉疴。

咏延安宝塔山
王腾芳

新城旧址织梭间，行路方才几道弯。
络绎游人因岁好，稀疏窑洞为时艰。
送迎长念延河水，俯仰仍瞻宝塔山。
故地牵情如有助，一丝心绪复回还。

参观杨家岭
杨世鹏

跨进园门，仿佛一步便从市井的喧嚣
跨入了历史的沉静里。这沉静，却不是空
无，反倒像一种厚重的、蓄满了风云的低
压，沉甸甸地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我抬
起头，正对着那方著名的匾额——“革命
公园”四个大字，是冯焕章（即冯玉祥）先
生的手笔。题字之下，署曰“民国十七年
题”。民国十七年，那该是怎样的一年？
西安围城解困不久，满城的疮痍尚待抚
平，血与火的气息还未曾散尽。这字，便
是在那时题下的。它不像有些题字那般
飞扬跋扈，也不故作奇崛，只是那么端端
正正地、一笔一画地立着，像四块沉毅的
碑石。墨色似乎已浸入木石的肌理，透着
一股子沧桑的遒劲。我凝神看着，那笔画
的起落转折间，仿佛不是用墨，而是用一
颗滚烫的心、一腔未冷的血写就的。它静
静地悬在那里，却像一声沉默的雷鸣，轰
响在每个仰视它的人的心里。

我没有急着往深处走，只沿着一条两
旁植着老松的土路缓缓地踱。松树是见
惯了风霜的，枝干盘虬，针叶苍郁，风过
处，发出阵阵沉厚的松涛。这声音，不像
山间那般清越，倒像是一声声低沉的、集
体的叹息，又像是无数灵魂在幽咽地诉
说。路是寻常的路，土是黄中带褐的土，
踩上去，有一种实在的柔软。我想，这泥
土之下，怕也浸染过些什么罢？忽然便想
起了清人谭嗣同的诗句，那是在另一处伤
心之地写的，此刻却无端地涌上我的心
头：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这园子，虽无河流大野，也无潼关山
峦，但那份被历史“簇”着的紧束感，那份
风云散尽后“不解平”的郁勃与崎岖，竟是
相通的。那秋风吹散的，又何止是马蹄声
呢？吹散的是少年的意气，是壮士的悲
歌，是曾经响彻这片土地的呐喊与嘶鸣。

绕过一片蓊郁的林子，眼前豁然开
朗，在一片宽展的空地上，三尊雕像遥遥
相对、赫然威立着。阳光毫无遮拦地洒下
来，照得那雕像微微有些晃眼。他们是刘

志丹、谢子长、杨虎城三位将军。雕像自
然是写实的，眉宇间凝结着他们各自的风
采——刘志丹的坚韧，谢子长的沉毅，杨
虎城的豪迈。石头是冷的，是硬的，被匠
人的手琢磨出人的形貌与衣褶。然而，站
在这冷冷的、硬硬的石头面前，我感到的
却是一股灼人的热。那热，是从他们炯炯
的目光里射出来的，是从他们紧抿的唇角
边溢出来的，是从他们整个的身姿——一
种前倾的、随时要迈步向前的姿态里迸发
出来的。他们沉默着，但这沉默比任何言
语都更有力量。我仿佛听见，那石头的胸
腔里，还激荡着黄土高原上的信天游，回
响着誓师时的慷慨陈词，混合着战场上的
隆隆炮火。他们不是神，是人，是有着血
肉之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却将整个生
命化作了这冰冷的石头，为的是让后人记
住，有一种精神，永远不曾冷却。

离开雕像，至公园的西南角，迎面是
一座纪念亭，纪念的是王泰吉、王泰诚烈
士兄弟。亭内矗立着一座两米四净高的
四方柱形纪念塔，即苏联人称之为“方尖
碑”。正面镌刻着“王泰吉、王泰诚之纪念
塔”，背面刻有烈士传略、刑前遗诗及习仲
勋、马明方等领导同志的题词。王泰吉与
王泰诚，陕西临潼人，一门双烈。兄泰吉，
黄埔一期，1928年领导麟游起义、渭华起
义，1933年率骑兵团耀县举旗，任西北民
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红二十六军四十二
师师长。弟泰诚，随兄革命，1934年于安
康发动起义，任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游
击指挥。泰吉就义前高歌“宇宙将来到处
红”，泰诚战至弹尽粮绝、壮烈坠崖。兄弟
二人，一以诗明其志，一以血荐轩辕，其节
如秦岭巍巍，其志如渭水泱泱，以青春头
颅撞开旧世界之门，堪称革命者的精神图
腾。

再往前走，园中一隅是假山。山下有
池，池中有水，缓缓地流着，发出泠泠的、
清脆的声响。这假山，这流水，在这“革
命”的园子里，起初让我觉得有些错位。
这该是江南园林里的景致，是士大夫们用
来寄托闲情逸致的。但转念一想，便也释

然。那些缔造历史的先辈，他们所求的，
不正是让普天之下的人民，都能在太平岁
月里，有闲情来看这假山、听这流水么？
他们以最激烈的方式抗争，所求的，或许
正是这最平常的安宁。这潺潺的水声，于
是不再显得柔弱，反倒成了对那惊天动地
的枪炮声的一种最深沉、最慰藉的回答。

此行的终点，是那座“革命公园历史
图片展”的展厅。一进门，光线便暗了下
来，仿佛一步踏入了时光的隧道。空气里
浮着旧纸张和木头橱柜特有的气味，肃穆
而凝重。四壁挂满了黑白的历史，像一幕
幕哑剧，却又声震寰宇。我的目光，从“西
安新军起义成功”的昂扬，移到“邹马英勇
献身”的决绝；从“护国护法举义旗”的壮
阔，读到“众勇士壮烈捐躯”的惨烈。那一
张张年轻的面孔，在模糊的相纸上，眼神
依旧明亮得刺心。他们有的穿着整齐的
军装，有的还是布衣短衫的百姓模样，但
眉宇间都有一股相同的、不容置疑的凛然
之气，咄咄逼人。

我的脚步，在一组题为“二虎率部坚
守西安”的图片前钉住了。那是一座怎样
的孤城？图片上是断壁残垣，是守在垛口
后面、面容枯槁而眼神如炬的士兵。旁边
的文字，冷静地叙述着：“挖地道、架云梯、
徒劳，食无物、路有尸、太惨。”这寥寥十几
个字，背后是怎样一幅人间地狱的图景！
我仿佛看见了硝烟蔽日，听见了饥儿的啼
哭，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守城的将士，和
这座城里的百姓，是用怎样一种意志，熬
过了那八个多月非人的日月？他们的坚
守，不是为了某一派的私利，而是为了一
种叫做“革命”的、在当时或许还显得有些
朦胧的理想。正是这个理想，让平凡的血
肉之躯，迸发出了神祇般的力量。

紧接着的图片，是“国民军五原誓师，
孙良诚西安解围”。画面陡然开阔起来，
是雄壮的队伍，是飘扬的旗帜。可以想
见，当解围的军队冲破重重封锁，与城内
奄奄一息的守军会师时，那该是怎样一种
悲喜交集的场面！那哭声、笑声、欢呼声，
怕是直上云霄了罢。然而，历史的翻云覆

雨，从不让人有长久欢庆的机会。再往前
走，“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革命进入低潮”
的主题，像一堵黑色的墙，猛地矗立在眼
前。刚刚还在为解围而振奋的心，霎时被
一只无形的巨手攥紧，沉了下去。图片
上，是清党的血雨腥风，是志士们再度倒
下的身影。希望如昙花，绚烂一现，旋即
被更深的黑暗所吞噬。

我踉跄地走出展厅，室外充沛的阳光
竟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方才在里面的
所见所感，太浓，太稠，像一坛陈年的烈
酒，一口饮下，五脏六腑都灼烧起来。园
子依旧是那个安详的园子，老人们在悠闲
地散步，孩童在草地上嬉笑追逐。那历史
的惨痛与壮烈，仿佛已被这和平的日常所
稀释、所掩埋、所遮蔽。

我在一段石阶上坐下，望着这安宁的
一切，心里却翻江倒海。这半日的游历，
像一场艰苦的精神跋涉。我从那沉郁的
题字下走过，与那冰冷的石像对望，最后
在那黑白的影像里，触摸到了一代人的热
血、挣扎与牺牲。他们所求的“革命”，其
内核究竟是什么？我想，绝非后来被无数
人挂在嘴边、变了味道的空洞口号。它该
是于右任先生那满是风尘的操劳，是“二
虎”守城时与士卒同生共死的决心，是刘
志丹、谢子长、杨虎城、王泰吉、王泰诚他
们至死不变的革命理想，是那些无名的勇
士在捐躯前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它
是一种不甘沉沦、追求光明的本能，是一
种为了一个“或许能更好”的将来而甘愿
献出所有的壮怀。

天色向晚，夕阳的余晖给园子里的一
切都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色。我站起身，
缓缓向园外走去。来时，我带了一颗平常
的游园之心；去时，胸膛里却像被塞进了
一块历史的沉铁。那“革命公园”四个大
字，在我回首的刹那，在暮色中愈发显得
凝重，像一枚巨大的烙印，深深地烙在了
这座城的心上，也烙在了我的心上。风吹
过，松涛又起，这一次，我听清了，那不再
是叹息，而是一曲无言的、雄浑的挽歌与
赞歌，在苍茫的暮色里，低回不已。

革命公园半日
张兴源

风物州九

泛舟海诗

留痕月岁


